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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小说

阳光很足，亮亮地洒在广场上，一跳一
跳的。

孙子的笑声也是一跳一跳的，小脚丫也
是一跳一跳的，同时发出兴奋的叫声：“爷
爷，我踩到你的影子啦。”

爷爷的身手还是挺灵巧的，扭着身子，
躲开孙子的脚。

可是 5 岁的小男孩，身子轻巧地跳着，
很难躲开，几乎每一次伸出脚，都能踩在爷
爷的影子上，也踩出一连串的笑声。

这一轮的踩影子游戏，孙子赢了。
接下来，该爷爷踩孙子的影子了。
两个人相距1米，面对面站着。
孙子笑嘻嘻地喊了声：“开始！”
孙子的话音一落，爷爷便伸出脚，去踩

孙子的影子。可是那小小的影子好像被孙
子拎在手里，一闪一闪地悠来荡去，总是在
爷爷的脚下溜走。即使爷爷跳起来，也是踩
不到。在爷爷看来，那影子溜走时并不慌
乱，相反还相当有节奏，可他就是踩不到。

爷爷便有了一种恍惚的感觉。
爷爷停下来，感到真的有一种恍惚感。
爷爷便不再追赶孙子踩影子，而是站

着，体会那种恍惚感。
在恍惚中，爷爷想起了一个人。那个人

也是灵巧地躲闪着身子，任爷爷怎么甩开长
腿，就是踩不到那个漂亮的影子。

爷爷便发挥自己弹跳好、爆发力强的特
点，看准那个人的脚，将身体飞起来，准确地
落在那个苗条的影子上。

“哈哈，我踩到啦！”爷爷兴奋地笑起来。
那个人也笑起来，说：“你赢啦。”
两个人的笑声把女儿河边的红蚂蚱、绿

蚂蚱惊得到处乱跳，连飞鸟也鸣叫着迅速掠
过河面，消隐在河对岸的树林里。

那个人是奶奶。
那时候，爷爷是个帅小伙儿，奶奶是个

漂亮姑娘。他们是同班同学，正读中学。
那时候，很多小青年都喜欢玩踩影子游戏。
爷爷站着，在恍惚中想着奶奶。
爷爷发现自己已经很久没有想起过奶

奶了。
奶奶已经不在很久很久了。
见爷爷站着发愣，孙子问：“爷爷，你在

想啥？”
孙子走到爷爷面前，歪着脖子，看着爷爷。

爷爷笑笑，摸了摸孙子的头，说：“爷爷
想起了奶奶。”

这时，儿媳和一个爷爷不认识的女人正
将阳光拨开一道口子，并肩走过来。爷爷使
劲眨眨眼，看着她们走到面前。

儿 媳 说 ：“ 爸 ，我 给 你 介 绍 一 下 ，这
是徐阿姨。”

儿媳跟爷爷多次说过这个徐阿姨，所以
当徐阿姨站在面前的时候，他没有觉得意外。

爷爷看到这个徐阿姨一点儿也不老，脸
上的笑容在阳光下很生动。

他们握了握手，互相打了个招呼。
儿媳说：“爸，我带孩子先回家了，你跟

徐阿姨在广场走走吧。今天的阳光多好，亮
堂堂的。”

说完，儿媳便领着孙子离开了。
显然，徐阿姨知道儿媳领她来是什么意

思，脸上呈现出一丝难为情的样子。那样子
很淡，却被阳光给夸大了。爷爷看得很清楚。

“你也在省城带孙子？”爷爷问。
“是呀。咱俩一样。”徐阿姨答。
“那，你一个人几年了？”
“3年了。你呢？”

“5年。”
“不易呢。”
“习惯了。我在对面小区买了房子，自

己做饭。习惯了。”
“你身体挺好的呀。刚才我看你跟孙子

玩，还能蹦起来。”徐阿姨的脸上有了红晕。
爷爷笑笑。
笑完了，爷爷忽然问：“你，会踩影子吗？”
徐阿姨愣住了，看着爷爷。
好一阵，徐阿姨就这么看着爷爷，愣

愣的。
爷爷也有些发愣。他想，是不是自己提起

踩影子游戏有些冒昧，让徐阿姨不高兴了呢？
爷爷脸上的表情就有点僵硬。
可是，徐阿姨从愣的状态中走了出来，

盯着爷爷，嘴唇翕动了几下，问：“你说的踩
影子，就是小时候玩过的踩影子游戏吗？”

爷爷看着徐阿姨，使劲点头。
接着，爷爷便在徐阿姨的影子上踩了两

下，徐阿姨也在爷爷的影子上踩了两下。
踩着踩着，徐阿姨眼里就有泪水流了下来。
爷爷看到，阳光很足，那泪水被照得晶

亮晶亮的，刺眼睛。

踩影子
闫耀明

每个人的心头都会有一团灿烂的光
焰，像暗夜里在苍茫的大海上矗立的灯
塔，或远或近，或微或强，照耀、指引着夜
航的人们前行的路。

我的心头也有一团灿烂迄今的光
焰，那就是作家路遥。19岁那一年，因为
电影《人生》，我知道了路遥，贴近并走进
他的精神世界，直至他成为我心头一团
灿烂的光焰。

那是在上世纪 80 年代中期，国家为
了补充人才不足，在初中设立“小中专”
定向招生考试。我们县共有三四十个录
取名额，绝对是一个优中选优的拔尖考
试。我决意报考“小中专”。

一个脑袋上披着高粱花子的农村青
年要通过考学来改变人生谈何容易？虽
然我发奋过，努力过，但是接连两年报考
都落榜了。我唉声叹气，泪花中充满了
对未来的迷茫。

生活还得延续下去，为了赚工钱，我
只好和几个同龄伙伴去土地承包大户家
的稻田里干活。起早贪黑，每天 15 元
钱。手里有了一点积蓄的我作了一个决
定，骑上自行车去18里外的沟帮子镇，把
这些工钱全部用来买书。对我来说，沟
帮子就是一个当时无比神往、类似“城
里”的地方，上初中时，在那里的新华书
店买过参考书呢！

那天，天空淅淅沥沥飘着细雨，不
巧的是，新华书店正在搬迁，我只好去
了火车站。我钻进了检票口旁那间昏
暗的不过十几平方米的铁路书店。货
架上摆满了书，一部上中下三本、蓝色

封面、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的《平凡的
世界》吸引了我的目光。从书中的人物
小传上我知道，这部书的作者是路遥，
电影《人生》的作者。翻看了几页之后，
我就被质朴的文字深深吸引，毫不犹豫
地买了下来。

小说中精明强干、不甘屈从于命运
安排、性格坚韧的孙少安、孙少平兄弟，
善良淳朴的父亲孙玉厚，和少安、少平深
深相爱的纯洁美丽的润叶、光彩照人的
田晓霞……一个个人物鲜活地出现在了
我的眼前。我好像看到了我自己，看到
了父母亲，看到了乡亲们。

这部书是我22岁的人生里最激动人
心的长卷，给我枯燥乏味的青年时代带
来了很多欢乐，它曾伴着我在老家的乡
下熬过了无数个漫漫长夜。

我的心头倏然闪亮起了一团灿烂的
光焰，那就是也想做路遥那样的人，像
路遥一样成为一名书写自己和乡村的
作家。

我被自己这个大胆的想法吓了一
跳。之所以有这个不切实际的想法，是
因为那时候的我已经发表了一些稚嫩的
作品。起初是市县一级的刊物，散文、诗
歌、小小说什么都写，后来有稿子在省级
以上的刊物发表出来了，激动的心情是
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的。到大队部查找报
纸，创作、抄写、寄稿子，更多的是漫长而
又煎熬的等待。

对我来说，这些纯粹是出于爱好，并
没想通过写作来改变什么。自从读了

《平凡的世界》，我给自己枯燥无味的生

活做了一个定位。
从那时候起，读书写作成了我生活

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就是到地里头锄
草，也忘不了揣上一本书来读。晚上，别
的同龄人出去看电影谈恋爱，我就在昏
暗的灯光下看书写作。

过日子少不了柴米油盐，不能光想
着写作忘记了生活。

1995 年早春三月，我加入了打工的
行列。为了写作，我忙里偷闲，有时干脆
就把本子放在膝盖上来写。打工的三年
多，我写了五六十万字，稿纸几尺厚，其
中有一部农村题材 30 多万字的长篇小
说。这些文字我没有往外投寄，在我看
来，稿子还显稚嫩，权当练笔了。

1996 年金秋，我在山东即墨大官庄
的一个小书店里买了一本路遥的中短篇
小说集，才知道这位心中仰慕已久的作
家已经去世了，难过了好一阵子。

打工枯燥的间隙，我被小说集中
《早晨从中午开始》《黄叶在秋风中飘
落》《风雪腊梅》感动着，使我在文学创
作的道路上一直坚持了下来。自上世
纪 90 年代起从事文学创作到现在，走过
漫长的 30 多个年头，我发表多种体裁的
文学作品六七百万字，出版了十五六本
书，也算得上是一个作家了。能够坚守
一份孤独和清贫，实在是件不容易的事
情。可我是那么热爱它，它已经浸入了
我的灵魂和身体。我觉得我就是路遥
笔下的少安、少平。

大多数人不都是少安、少平吗？文
学滋养的我是幸福的。

心火
叶雪松

扫一扫雷锋二维码
就是扫一扫春风，传承薪火
就是扫一扫笑颜，调染大地
就是扫一扫歌声，扫一扫自己

还有多少能量，多少爱
去满足街区、小巷里的需求
阳光的伞是否成为幸福的胞衣
为老弱病残遮风挡雨

用QQ扫你，用抖音扫你，用爱心扫你
扫一扫道路，清理病毒和阴霾
还有很长很远的路要走
扫一扫时间，有没有卡顿
忠诚和信心，足可以解决面对的难题

扫一扫精神和价值
纸奖状，擦汗的毛巾，补了又补的袜子
扫一扫品德和修为
冻疮膏，存折，一本本日记

扫一扫螺丝钉，看有没有生锈
扫一扫钉子的钻劲和挤劲
扫一扫纪念碑和塑像
雷锋做过的事，朴素里含金

扫一扫3月5日，大地回春
白花深情，红花吐血
扫一扫雷锋之路
成千上万个雷锋正与新时代同行

雷锋时间

雷锋纪念馆大屏幕上的表
咔嚓咔嚓，分针和秒针你追我赶

“雷锋时间”的能量和效率
节拍急迫而又欢欣

早5点，雷锋号班车从晨曦驶出
8点，学生们唱着校歌走进校门
9点，雷锋讲解员登上社区讲堂
10点，困难户收到志愿者一笔救助金

时针分针一圈又一圈运转，较着劲
12点，营养配餐摆在孤寡老人面前
14点，外卖小哥刚完成一份订单
17点，环卫工人又开始打扫积尘

时间越来越深厚，越来越清晰
19点，检修工人智能控制设备
23点，科技室的灯光穿透暗夜
陡然的哭声里，白衣天使手上托起新生儿

雷锋时间是有温度的，可以孵化春天
雷锋时间是广阔的，连接大海和天空
雷锋时间属于志愿者和有爱心的人
雷锋时间就是芸芸众生中的一抹祥云

和雷雷、锋锋对话

走进雷锋纪念馆，迎接我的是
机器人雷雷和锋锋

你好！雷雷、锋锋
我来寻找精神的“补丁”
雷雷说：跟我们一起做雷锋志愿者
学习雷锋的思想，传承雷锋的精神

锋锋说：雷锋座右铭就是我们的灵魂芯片
自己活着，就是为了使别人过得更美好

我活了60岁，常常迷失，没有归宿感
雷锋思想丰盈、精神高贵永远22岁
谢谢雷雷、锋锋，你俩的眼睛清澈
像人心深处的一口井
雷锋的尺子和镜子为我指明了人生

雷锋二维码
（组诗）

张笃德
在昌图，隐匿于乡野之中的小小村

落——四方村，那里藏着我魂牵梦绕的
老屋，那是我的根，也是我的故事开始的
地方。

老房子的墙面主体由红砖砌就，走进
屋内，昏黄的光线里，摆放着简单而陈旧
的家具。木制炕桌的表面被岁月打磨得
光滑如玉。摆放在炕梢的炕琴柜，是我小
时候经常藏猫猫的地方，承载着我儿时的
欢乐。这座建于 1990年的三间红砖小筑
与三间偏房相互依偎而立，围成一方规整
的院落，很美。

房子外墙采用了粉红色水刷石，中间
还有绿色和白色水刷石拼成的菱形图案，
这是上世纪 90 年代农村常用的装饰风
格。屋檐的四周，历经岁月的洗礼，有些
地方已出现裂痕，却依然稳稳地守护着屋
内的温馨与安宁。

家的东面，一条清澈见底的小溪潺潺
流过，夏日里与小伙伴们光着脚丫在水中
嬉戏，追逐着银鳞闪烁的小鱼儿。记忆，
如同溪水般悠悠流淌在心间，并不干涸。

房子东面，一棵桃树与一棵杏树并肩而
立，春日里，它们以最绚烂的姿态宣告着
季节的更迭。

1992 年的冬天，那日凌晨，天空还挂
着稀疏的星辰，我背起行囊，踏上了从军
的路。那一刻，母亲的手紧紧与我相扣，
那份不舍，无须言语，已足够沉重。我不
敢回头，怕一回头，泪水就会决堤。随着
车门轰然关闭，我挥挥手，转身之际，泪水
已模糊了视线。

再次站在这片土地上，已是两年后，
我悄悄走近那扇久违的大门，我看见母亲
正在拾掇柴火。当时通信远不如今时这
般便捷，家中并未知晓我归来的讯息。母
亲那熟悉而又略显佝偻的背影，瞬间刺痛
了我的双眸。母亲满头的白发，在微风中
轻轻摇曳，仿佛是岁月的风霜无情地在她
身上留下的印记。我轻声呼唤：“妈。”她
猛地回头，那一刻的惊讶与喜悦，仿佛时
间在这一刻凝固，只有心跳的声音在回
响。再一次呼唤，母亲已飞一般奔向我，
紧紧握住我的手，上上下下打量着我，泪

光在眼眶里打转，“儿啊，你回来了。”北风
吹过，却吹不散这份重逢的感动，如同冬
日里的暖阳，温暖而迷人。

今年春节过后，我踏上归途，站在那
扇熟悉的大门前，心中五味杂陈。那些关
于家的记忆，如同溪水边的桃花瓣，轻轻
飘落，又悠悠扬起，每一瓣都承载着深深
的思念。

推开锈迹斑斑的大门，眼前是满园的
荒草，心中不禁涌起一阵酸楚。父母在
时，这里热闹温馨；父母离去后，这里便成
了记忆的空巢。透过布满灰尘的窗棂，老
炕琴、老箱子，一切依旧，却又仿佛隔了一
个世纪那么遥远。每一件旧物，都在诉说
着往昔的故事，它们静静地等待着，等待
着有人再次聆听那些被岁月尘封的声音。

父母在，家就在。家，这个字眼，在这
里，超越了物理的存在，它是心灵的归宿，
是无论走到哪里都无法割舍的牵挂。老
房子、小溪、桃树与杏树，还有那份永恒的
爱，共同编织成一幅温馨而又略带忧伤的
画面，在我心中，永远鲜活，永远温暖。

老屋记忆
王新立

立春后的辽东半岛，风里仍卷着碎银
般的冰碴儿。自丹东驱车北行，天空愈见
澄澈，蓝得近乎透明，像被冰刀刮去所有云
絮。车过五龙背镇，柏油路渐次爬上冻土
坡，行至凤城，见山坳间有白雾蒸腾，恍若
王维笔下“隔牖风惊竹，开门雪满山”的意
境，只是这雪原是地心涌出的热泉，在零下
十三摄氏度的寒气中蜿蜒成河。

温泉乡到了。简单地收拾妥当后，便
急急地奔向烟雾缭绕的室外温泉池子。褪
了棉袍踩进池子，冰火两重天的滋味直冲
天灵盖。脖颈以上是刀子风，锁骨以下却
泡在绵软的热浆里，仿佛有人往冰镇烈酒
中投了块烧红的铁。空气里有淡淡的硫黄
味，像是谁把煮鸡蛋剥了壳扔在风里。池
底铺着浑圆的鹅卵石，脚底板刚触到烫人
的石面，远处林梢忽地甩来一记响鞭似的
风声，惊得人又缩回水中。

水雾漫过青砖矮墙，把对面老松的枝
丫洇润成毛边剪纸。枝头冰溜子簌簌落进
池中，未及沉底便化掉了，在碧水里留下转
瞬即逝的纹路。远处结冰的枝条在风中铮
铮作响，近处温泉水汩汩如瑶琴，冷热二重
奏里，竟生出白居易“冰泉冷涩弦凝绝”的
错位美感。

池畔青石还覆着薄冰，与水面接触
处凝结出玲珑的冰凌花。伸手触碰，指
尖的热度竟让冰晶瞬间绽放，宛如杜工
部笔下“嫩蕊商量细细开”的早梅。这冷
热交融的奇迹，使毛孔间的亿万细胞战
栗欢歌。

我 们 在 各 式 各 样 的 温 泉 池 里 体 验
着。日头西斜时，汤池成了调色盘。水
面浮着橘红的晚照，底下沉着黛青的山
影，人泡在其间，连手背上的皱纹都染了
金边。临池边的粗陶碗里有姜丝红枣枸
杞茶，喝上一口，滚烫的甜辣顺着喉管滑
下，激得后颈冒出细汗，与温泉水汽融在
一起。

暮色四合时，池面浮起半透明的雾
帐。霜月爬上东山头，竟被水汽晕成毛月
亮。此刻方知古人所言温泉水滑不虚，肩
背贴着池壁青苔缓缓游移，确如孩童溜着
冰面般轻快。再将脖颈缓缓沉入水中，仰
面望去，蒸汽在睫毛上凝成霜花，透过这冰
晶帘幕，看见靛蓝天幕正被北风擦洗得发
亮。忽然忆起柳河东“孤舟蓑笠翁”的寒江
独钓，此刻我亦是天地间的独钓者——只
不过钓竿换作身躯，钓线是袅袅升腾的热
雾，钓起满池揉碎的星光。“惟江上之清风，
与山间之明月”，在北国冬夜，清风是带刃
的，明月是凝霜的，此刻却都融化在热泉的
怀中。

出浴时棉袍往身上一裹，像似披了
件冰糖甲胄。回望泉眼处，白烟仍不知
倦地涌向星空，恍若大地在寒冬里呵出
的仙气。山道上北风依旧呜咽，毛孔里
却像揣着团不熄的火，将归途烘得步步
生温。

凤城泡泉记
王陶然

腊月里的北风在耳畔呼啸时，我正在
营口鲅鱼圈的团山海洋公园里。顺着栈道
来到堤岸上，青灰色的海面冻得发脆，浪花
刚涌到沙滩就凝成了冰晶。钢筋水泥的码
头伸向海天交界处，塔吊的剪影像被冻僵
的巨人。

我脚下的冰层正泛着奇异的橘色，
抬头望去——整片渤海湾正浸泡在蜜橘
色的光晕里。西沉的太阳像颗熟透的柿
子，把云絮染成深浅不一的橘红。这暖
色淌过结冰的海面，在浪尖碎成千万片
金箔。

穿着厚羽绒服的摄影迷支起三脚架，
镜头对准远处漂浮的渔船。那些灰灰的船
此刻披着金箔，桅杆的影子斜映进冰面，仿
佛一幅凝固的铜版画。

“往年这时候早封海了。”有人呵着白
气说，冻红的手指仍稳稳按着快门，“今年
暖得反常，倒让我们逮着奇景。”他给我看
取景器里的画面：冰凌与霞光交织的滩涂
上，几只灰鹤正在啄食冻在冰里的贝类，橘
色的光给它们镀上金边。

暮色渐浓时，天际线泛起葡萄酒般
的紫红。结冰的沙滩开始咯吱作响，退
潮时分，海水从冰壳下悄悄渗出，带着橘
色光斑重新漫上堤岸。两个穿白色羽绒
服的年轻人蹲在冰面上，女孩把围巾铺
开当反光板，男孩用手机捕捉她发梢跳
动的霞光。

最浓烈的橘色出现在太阳沉入海平面
的刹那。冰面突然活了，细碎的裂缝里涌
出液态的火焰，整片海湾变成晃动的橘子
果冻。

路灯次第亮起时，天空开始飘落细
雪。橘色的海渐渐冷却成深蓝，但冰层深
处仍封存着霞光的余温。我突然想起冰箱
里冻着的橘子，表皮结着霜花，剥开却是饱
满多汁的果肉——就像此刻的渤海湾，在
严冬的冰壳下，依然涌动着让人眼眶发热
的暖意。

回望时，最后一线橘光正从海平线上
抽离。结冰的沙滩重新泛起青白，但那些
被晚霞抹过的渔船，既不像威海刘公岛的
精致画片，也不似厦门鼓浪屿的温柔缱绻，
它们裹着辽东湾的冰碴与铁锈，在我心底
窖藏成琥珀色的冬天。

邂逅橘子海
刘梦泽


